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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高血压时还有一个

检测问题。血压与焦虑有关，
一个人在体检时若担心查出
高血压而感到焦虑，血压就

会受到影响。仪器上的数据就
不能反映真实、自然、正常的
血压。一个没有经验的、匆忙
粗心的医生可能担心被病人
起诉，忽视了认真的分析和判
断，认定病人有高血压，其实
这个人只不过有短暂的“就

诊焦虑”，这种焦虑导致仪器
上的数据偏高。还有一个很重
要、但常被忽视的问题，读取
血压的正确方法是，让橡皮囊
袖带充分膨胀，超过收缩压的
数据，然后再放掉空气，直到
听到脉搏的跳动。

每条大动脉（�ç�µ

¶v8�）都相伴随着一条
神经，它可以监测血管里的
血流量。橡皮囊袖带里注满
了空气，随着气压的释放，阻
断的动脉血管才会打开。

袖带的压力降低后，可
以读到脉搏跳动的数据，高

血压的误诊是不可避免的。
不幸的是，高血压的测量是
随机的（���®K��）。

在这个好打官司的社会里，
微小的诊断误差都可能给某
人贴上高血压的标签。于是，
就会出现一场“玩笑”。

水就是最好的天然利尿
剂。只要高血压患者排尿充
分，就应该增加饮水量，不需
要什么利尿剂。如果长期的
“高血压脱水症”已经引发
了心脏病综合征，就得逐渐

增加饮水量，以免病人体内
积水过多，排不出去。

在这些病人身上，钠的
保存机制是必不可少的。饮
水量逐渐增加后，排尿量也
会相应增加，水肿液（��）

———即充满有毒物质的水
肿———会被冲洗出去，心脏

就能康复。
下面这封信是经过写信

人的同意，他希望与本书的
读者共享愉快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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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的妈妈让儿子的
血压恢复了正常。如果你注
意到她的医生全然不感兴
趣，你就会明白，我们面临着
一场保健危机，而解决危机
的办法就在我们自己手中！

另外一个例子。迈克尔·

派克曾经是简明医疗基金会
的管理人员。这个基金会是一
家医学研究（ùúû）机构，

在全国推行科学教育和公众
教育，介绍水的新陈代谢和认
知模式的转变。派克先生介绍
了自己从小患有的疾病，并表
示，仅仅简单地调整了一下日

常饮水量，它们就烟消云散
了！派克先生的疾病问题解决
得好极了，她的妻子也采用了
这种“治疗方式”。

MNOPQ

今天大概是我们这几年

来最坦诚相见的一次谈话，尽
管方立民是用转述的口吻，我
听着依然不是滋味。心里有说
不出的沉重，表面却要装得若
无其事。这很痛苦。

方立民又一次悄悄看表，
被我看在眼里，我真恨不得一

把将他的表摘下来扔到大街
上去让车轧碎。都什么时候

了，他还三心二意。可一张嘴，
话就口不对心地说了出来，你
还有事吗？有事就去忙吧。他
忙说，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六
点半……还有课。我的声音马

上就变了，是德语课？他点了
点头。

夜幕降临，我像个游魂

似的飘在街头，没有方向也
没有目的。肚子饿得咕咕直
叫，心里藏着无限悲哀。原
来方立民是患了将来恐惧
症，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要跟

我求婚，为什么又要把这
些委屈埋在肚子里发霉生
锈？为什么要等到快结婚
的时候才说出来？我真不
明白，他为什么对将来没有
信心？一想到这些年在一起
的甜酸苦辣，一想到我们曾

经那样相爱，我真想放声大
哭一场。

就在我茫然无助走投无
路的时候，小姨突然打来电
话，一听到她的声音，我眼泪
差点掉下来。

我小姨名叫汪梅兰，梅兰
是她的笔名。她是中国言情小
说的代表人物，拥趸遍及全国

各地，已经出了二十几本小
说，几乎都在排行榜上，经常
在各地搞签售活动。

小姨是我从小到大的偶
像，也是我最崇拜之人。我之
所以拼了命要考到北京来，多
少跟我小姨在这里有关。我自

然而然把她家当成了自己另
外一个家，有什么事情，我可

以不跟老妈说，却一定先跟我
小姨商量。

小姨告诉我，她下午进
城办事，打我手机一直不通，
于是就打电话到我公司去
了。她的话刚说了一半，我立
刻明白了她话里的含义———

她已经知道我辞职的事情
了。情急之下我忙问，你没有
告诉我妈吧？小姨永远善解
人意，她和蔼地说，没有。我
还没问过你呢，这到底是怎
么回事呀？

我只得一一道来。挂了电
话，我突然想到很长时间没有

打电话给老爸了。我故意没打
他的手机，而是直接打到办公
室。设计室的人说，欧总住院
了。我一听就急了，马上问他
住在哪里，得了什么病。那人
立刻追问我姓甚名谁，我说是
他女儿，他才吞吞吐吐告诉我

老爸体检肝有问题，复查之后
就进了人民医院。听他的口气
老爸似乎病情严重，绝对不是
普通的肝炎。

我一下就懵了，急忙跟老
妈联系，老妈正在做手术。又
赶紧给老爸的手机打电话，

他的手机已经关机。我顿时
乱了方寸。

在 G城的时候，老爸
常带我骑车去远郊爬山，
晚饭后，也喜欢围着院子
散步。他虽然嗜酒，但戒烟
多年。听老妈说，这几年他

喝得也不多了。老爸平时
没什么不良嗜好，为什么
会突然住院呢？

我来不及多想急忙打电
话到小姨手机。小姨正在路
上，听说我老爸住院立刻飞车
赶了回来。问过情况后，她显

得比我镇静，让我先吃午饭，
同时继续跟 G城联系。可我
根本没有心思吃东西，随便喝
了碗汤，又吃了几个三鲜包子
和一张烙饼就离开了餐桌。我
不停给老妈拨号，最后好容易
打通了，我上来就问，我爸他

怎么了？老妈似乎有些奇怪，
马上反问，什么怎么了，你听
说什么了？我气她到了这时候
还要瞒我，大叫起来，我爸已
经住院对不对？你们为什么不
告诉我？

老妈非常冷静，她说，恬

恬你别这么紧张。你爸是住院
了，不过没什么大事。你放心，
“五一”你爸和我一定会准时
参加你的婚礼。

RSST>UV

1986年夏天，这对新婚夫

妇搬到了日落大道的一座价
值 400万美元的豪宅里，这
幢住宅位于洛杉矶的太平洋
帕利塞兹区，非常适合好莱坞
大明星居住。七间浴室和七间
卧室的房子里有一种开放、通
畅的感觉；宽敞的庭院里有一

个游泳池、一处喷泉和一个紧
挨着威尔·罗杰斯公园的网球
场。在头几个月里，阿诺和他
的新娘主要是周末来这座新
房享受美好时光，因为玛丽亚
又回到纽约做哥伦比亚广播
公司“早间新闻”栏目联合主

持人了。
阿诺试着为她辩解，说

“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可是
她应该做那份工作，她会因为
做了那份工作而在以后的生
活中感到幸福”。无疑，阿诺
试着努力应付好这种局面。

“我们尽可能地飞来飞去，话
费已经高达成千上万美元。”
阿诺接受波士顿 WBZ电视
台采访时说，“我们在电话里
过性生活，只是她在东岸，我
在西岸，这样我们没法生孩
子。”

阿诺娶了一个有自己的
工作日程的女强人，但他是在
自己想要的时间以自己的方
式娶的她。他不打算改变自己
的习惯和趣味，如果他改变的
话，那一定是在玛丽亚做出最
聪明伶俐、最顺乎他的心意的

努力之后。
玛丽亚是一个占有欲强

的女人。在近十年的时间里，
她一直在控制自己的那种欲
望，直到阿诺最终向她求婚为
止。考虑到她多么渴望得到这
桩婚姻，却又在新婚之后就甘

愿撇下丈夫，这说明她的雄心
有多大。她了解自己的丈夫，

而且也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
阿诺善于处理自己事业

的每一个细节，这一点受到称
赞也当之无愧，但是与他的妻
子相比，他比较自我放纵。
“玛丽亚非常神经质，而且是
一个最有控制欲的女人。”一
个与他们很接近的旁观者说，
“他们的情况基本上是，一个

有支配欲的怪人嫁给了另一
个有支配欲的怪人。”

作为肯尼迪家族和施赖
弗家族的一员，对于美国社会

的权力和财富，玛丽亚比起大

多数人来有一种更直觉的意
识。她的家族每天都会利用他

们的姓氏和地位，去做他们认
为有益的事情，从而在经济上
和政治上提升自己。“玛丽亚
领了一个小男孩，把他变成了
一个男人。”贝蒂·韦德说，
“她帮助他成熟起来。她将一
块顽石雕琢成宝玉。他有学习

的能力，成了她的一部分。对
他来说，她一直就像是个奇
迹。”

在尽力帮助阿诺的同时，
玛丽亚也对丈夫吹毛求疵。
她的那些建议在大大帮助了
他的同时，最终也导致了阿

诺对自己的怀疑，这是前所
未有的。

玛丽亚爱她的丈夫，这并
不意味着她必须爱她丈夫的
朋友，她发现，他的那些朋友
中有几个是一钱不值的混混
儿。在她看来，是他们带出了

阿诺粗俗、自我放纵的一面，
那浪费了他的时间和精力。

阿诺一搬进新家，就邀请
他的一帮好友过来举办晚会。
“这是咱们的房子，伙计们。”
阿诺说。他们中至少有一个人
信以为真，只要一时兴起，就

会光顾这里并使用游泳池，但
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的话仅仅
说明他们总是受欢迎的。两三
个月后的一天，玛丽亚回来
后，他又邀请他们所有的人过
来。这完全是那些男人的夜
晚，他们懒懒散散地随处坐

着，抽着雪茄，喝着酒，讲着黄
色笑话，就在他们沉浸在这种
逗笑打闹的哥儿们情谊之中
时，玛丽亚登场了，她站在他
们的面前，指间夹着一支装在
长烟嘴里的雪茄。“嗨，伙计
们，谁给我点烟？”她说，随后

加了一句，“是的，我想坐在
这儿，做个无赖，谁也管不了
我。”

WXYZ[\

我在医院做了 B超，我
胆囊里的结石又长个儿了。

医生嘱咐我消除炎症后赶紧
做个微创胆囊摘除手术，否

则它将是永久的隐患，说不定
什么时候又会发作，要是引发
了急性胰腺炎，就会有生命危
险。医生的话唬得我老婆王志
红一愣一愣的，急忙到住院部
和医疗保险办公室做了咨询。
手术和住院费用将近八千元，

医保能报销一部分，自己还要
出四千多元。

我再一次拒绝做手术。
我掀开被子跨下床来，一把
推开王志红。她手中为我端
的稀饭洒了一地。仿佛为逃
离医生手中的手术刀，我就

这样孩子气地离开了医院急
诊室里的那张临时病床。

我去了我的秘密工作
室———我已经没有在那间小
小的房间里休息了，每次去
都在监视器前工作，所以称
它工作室是很贴切的。我坐

在监视器前，望着屏幕上吴
大德空荡荡的办公室，对即
将发生的事懵然无知。

这时吴大德走进了屏
幕，顺手开了灯。他坐在了桌
子后面，抓起一支铅笔，在一
份材料上圈点着。门响了，是

被人敲响的。那人进来了，虽
然到了吴大德跟前，但我看
不清是谁，那人大部分身子
都被隔门遮挡着。我很奇怪，
吴大德也很奇怪。他抬起头
问：“你是谁？”那女人又忸
怩了片刻，才说出一句令我

如雷贯耳的话来：“我是徐
向阳的老婆王志红。”

我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定睛一瞧，果然是我老婆王
志红！她竟然跑到吴大德那
里去了，她要干什么？我尖起
了耳朵，我听见老婆结结巴

巴地说我结石又长了，必须
做手术了，可是我们没有钱

用了。吴大德很快就明了她
的意思，绷起脸说：“所以你
想找我解决？”

这时我老婆朝我转过脸
来了，她非但不腼腆，反而显
示出我从未见过的坚毅。她简
直是理直气壮地说：“吴书

记，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我家
徐向阳的提拔解决不了，那个
八千块钱就应该退给我们。”

闻听此言，一股冷气直
通我的头顶。她竟敢瞒着我
去找吴大德讨钱，这不是与

虎谋皮吗？吴大德怔住，瞪着
我老婆：“你什么意思？”我

老婆一点不示弱：“我的意思
很明白啊，要么提拔我家徐
向阳，要么退钱，我们不能一
头都不靠啊！”吴大德弓起
两个手指叩着桌面：“这是什
么地方？这是市委，不是市
场！你以为可以一手交钱一

手拿货啊？”
说着，吴大德就瞟了我

老婆王志红一眼。大凡遇到
稍有姿色的女人，吴大德都
会露出这样的眼神。吴大德
继续笑着：“嘿嘿，其实你的
要求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要

是你愿意的话。”我老婆蠢到
了家，跟着他的思路走，问道：
“愿意什么呢？”吴大德嬉皮
笑脸：“愿意脱衣服的话。”

血猛地涌到我头顶，我一
阵眩晕，差点气昏过去。他已
经睡过我的初恋情人了，他竟

然还打我老婆的主意！我吸了
口冷气，瞪着屏幕。出乎我的
意料，我老婆王志红只惊讶了
片刻就平静了，她大大方方地
挺了挺身子，口气很硬地说：
“可以，不过你先脱！”

这一来，就轮到吴大德惊

讶了。脱不脱呢，对他来说反
倒成了一个问题了。他沉吟一
会，从钱包里翻出几张百元钞
票来，递给我老婆。我老婆看
都不看，抓过钞票往桌上一
扔，冷冷地说：“吴书记，多谢
你的好意，我们不少这几个

钱。不过我丑话讲在前头，以
后你要是找徐向阳的麻烦，我
会把今天的事告诉他，他那个
人的脾气是很不好的！”

我老婆一转身就走出了
屏幕。我长吁一口气，关掉了
监视器。我全身冷汗淋漓，像

被抽掉了筋一样瘫在椅子
里，很久没有动弹。吴大德要
是真的脱了衣服，后果会怎
么样？


